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弄堂旧趣录

角度
杨子明

! ! ! !角度可以是 !!，也可以是 "#!!。$%&!是对立的角
度。角度在数学上是纯粹的，应用在生活中，就很复杂。
看人看景看事物看问题，尽管对象的本质和形态并没
改变，但从不同角度看，所见效果往往大不相同。不同
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叫观点。要得到一
个正确的观点，你就必须找准站立的地方，叫立场。
摄影是很讲究角度的。拍摄人体，用仰角拍，会使

人体显得修长；用俯角拍，人体则显得矮短，甚至显得
肥头大耳。拍人的面部，正面太
直观，侧面又不完整，据说侧
'(!拍出的最美。同一个人，不
同角度，美感差别如此之大。
看自然的东西，因视角而

产生的变化也很大。千奇百态的山，不同的角度看出不
同。杜甫从山顶上放眼，是“一览众山小”。苏东坡边走
边看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角度变一变，不识真面目。
分辨人妖，亦需角度。那变化多端的妖怪，唐僧、八

戒、沙僧肉眼平视，是娇滴滴一个美女。悟空腾至半空
俯瞰，金睛火眼一扫，分明是白骨一堆！
还有一种角度，就是看物的角度很窄小，甚至小到

&!以下，让你看不见，这叫死角。战场上出现死角就会
看不到危险，政治上出现死角就会看不到危害。看不到
危险，就危险了。

"!!$节
吴德胜

! ! ! !平常的一个日子!冠

上一个"!!#节!成了近几

年来的时髦玩意!什么外

国"情人节$%中国"情人

节$&还有什么'光棍节$

等等((依我看!都是"商品节$或是

"购物节$)

试看!*节日#一到!商场欢天喜地地

张灯结彩打起了*折扣牌#!其实本身就

值这个价!还有利润) 我曾陪老

婆和女儿去欢度过这种*节#) 走

进商场+严格的说是*挤#商场,人

山人海!不时有"黄牛$来问"兑换

券有吗- $我私底下问过"黄牛$!

一天能赚多少- "黄牛$回答倒干脆!"没

二三千元来干嘛- $我又觉得"!!$节叫

"黄牛$节也不过分)

中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 如为了纪

念屈原投江而设立的"端午节$.为尊敬

教师而设立的 "教师节$!

还有"植树节$等等!都有

益于我们去发扬光大一些

社会的"正能量$!但现在

问一些小孩"端午节$是什

么!回答十有八九说成"粽子节$&更有甚

者把"教师节$等同于"礼品节$了) 这样

应该好好过的节!为什么不珍惜!而要去

跟风或造势那些"!!节$呢-

既然喜欢过"节$!我提议再

加一个"节日$!那就是"休息节$

+报载某地已提出设 "疲劳节$,!

不管是"休息节$也好!"疲劳节$

也好! 这一天! 所有的人都不出

门!所有的人把手机关了!全家人在一起

说说笑笑!共享天伦之乐) 这样!交通也

不堵了!治安也好了!连整天忙碌的警察

和城管也可以安心地休息一天了)

不知"假日办$会采纳我的建议吗-

七夕会

养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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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风
筝

陈
建
兴

! ! ! !每当头上有风筝掠
过，像自由的精灵在飞舞，
便想起弄堂的童年。我爬
上家里的屋顶，坐在“老虎
窗”上，左手拿着线板放
线，右手拉着线不断抖动
着，风筝越放越高。
儿时的风筝不像现在

的风筝材质那么多，那么
巧，花样繁多，我们只有双
手，竹篾和薄纸，关心的是
风筝飞得多高多远。
做风筝不算复

杂，找弄堂有人丢
弃的断扁担、破箩
筐、竹篱笆，实在找
不到就劈自家筷子
笼里的筷子做风筝
骨子。记得看到过
曹家渡 $# 路电车
站旁有家竹器店，
师傅将竹篾浸水令
其软身，再用刀将其剖开
……我把二根筷子劈成四
爿，削成二横一纵的竹篾，
二横的稍短，一纵的稍长，
用铅笔刀片把三根竹篾刮
削得粗细均匀、光滑，再用
砂皮打磨一会就成了风筝
骨子。我做的骨子呈“干”
字形的骨架，用细线把三
根竹篾扎紧，固定住。家里
没有糨糊，就用剩饭的米
粒贴风筝纸。糊风筝的纸
是去曹家渡战斗文具店买
来的透明薄纸，更多的时
候是撕下自己写毛笔的大
楷薄纸，风筝的尾巴则是
用写过的练习薄纸一节节
粘接成的，有二米多长。
做完，隔天我拿着风

筝兴冲冲来到中山公园大
草坪上。蔚然的天空中，已
有几只翱翔的风筝。我左
手拿起风筝，右手捏着线
板，一直在草坪上狂奔，起
初以为风筝升空了，直到
我满头大汗跑累了停了下
来，发现风筝却在草坪上
被拖拽着，非但没飞起来，
还拖坏了。心情糟透了。
回到家，我把拖坏的

风筝用薄纸打上了“补
丁”。没心思再去中山公园
了，就让弟弟在家门口搭
的台子上，手撑着丫杈头，
我把风筝线放在 ) 形丫
槽里，弟弟高高撑起，我在
下面左手拿线板，右手拉
着风筝线开始奔跑。风筝
升空了，过了弄堂的架空
电线，我便让弟跳下台子，
不用再撑丫杈头了。已在
空中的风筝力量很大，线

绷得特别紧，一阵
风吹来，风筝左右
摇摆，直翻跟头，我
吓得大叫。这时，哥
哥接过风筝，拉着
抖了几下，风筝又
飞稳了，他又把线
还给了我。

风筝愈飞愈
远，我的眼神一刻

也不敢离开我的“天使”。
天，澄明圣洁；云，洁白无
瑕；风，无忧无虑；风筝，自
由自在。正乐不可支的时
候，风筝却不停地在空中
翻跟头，最后，一头猛扎下
来，消失在视线中，我那高
兴劲儿顿时烟消云散。我
顺着风筝掉落的方向，走
过了一条又一条弄堂，在
房顶、树枝、电线杆上寻找
着风筝的下落，没有发现
自己的风筝，却在安西路
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一只人
家“放飞”的风筝。我爬上
围墙搭着又爬上了大树，
把有点破损的风筝捡了回
来，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我放风筝的线是拿母

亲做针线的棉纱线的，风

筝跑了，线再也回不到母
亲的线板上了。那时，买线
要线票的，不是有钱就能
买到的。晚上，母亲灯下做
针线活。发现棉纱线不翼
而飞了，她瞪大着眼睛看
着我，我自知躲不过去了，
只得如实坦白，换来的是
母亲的一顿责骂。
捡来的风筝很

快又在天空中飞翔
了，此时我已有些
经验了，在放飞的
过程中，把线扯断拉住，用
纸剪成若干个空心小圆
圈，串在风筝线上，再一拉
一抖的，小圆圈顺着风筝
线往风筝一点点靠拢，直
到贴上风筝，弄堂的小孩
说这是帮风筝“送饭”。

风筝飞得太高太远
了，风筝线荡成了一个大

弧线，怕被弄堂电线缠住，
我开始收线了，风筝愈靠
愈近，缓缓落下，马上就要
回到手中了，可惜，还是被
弄堂的架空线缠住了，几
经努力，风筝还是挣脱不
了，只能扯断了风筝线。

一顿“竹笋烤肉”后，
母亲把做针线活不
多的线板线团统统
藏在梳妆台里锁掉
了，这下，我没线放
风筝了。看到弄堂

里别的孩子拉着长长的
线，牵动着风筝，也深深牵
动着我的心。
弄堂里总有几个老太

在家门口的暖阳里纳鞋
底，做针线活。她们针线篮
中一只只的线团吸引了我
的眼球。我把小皮球踢到
了她们的针线篮旁，趁机

抓走了几个线团就溜了。
第二天，我牵着风筝又来
到中山公园的大草坪。这
次我没有再劈家里的筷
子。我在长宁路 '*#弄口
的妇女食堂门口捡了个破
蒸笼，劈成竹篾做成了一
个大风筝，还画了一个大
花脸。风筝一会高飞，一会
低晃，翩翩起舞。草坪上观
看我放风筝的人不少，个
个仰面朝天，指指点点，议
论着，夸奖我的风筝放得
好。我听着沾沾自喜，更来
劲了，在草坪上一阵狂命
奔跑，风筝越飞越高，似乎
飞到了云彩上。忽然，一阵
大风吹来，风筝的尾巴被
吹断了，摇摇晃晃地飞走
了，连翻了十几个跟头便
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我
一屁股坐在了草坪上。

深
秋
的
阳
光

朱
秀
坤

! ! ! !周日，上高中的女儿去学校了。爱人约了同事上茶
馆喝茶。我没人管，正好睡个回笼觉。一个中年男人，睡
一次懒觉，也是难得享受一次的清福……
又见到了那条悠长的青砖路，三两只鸡在路边悠

闲觅食，有犬吠声从深巷里传来。又看到那个背了花书
包的长辫子女生匆匆走过。
一户人家欢声笑语，客厅里摆了几张桌，桌前坐满

了亲友，饭菜与酒肉的香味飘到了街面上来。我从大门
前经过，才知道是我一个堂叔家可能在办什么喜事。
正心中疑惑，后面有人叫我。回头

看，是父亲，上身是藏青蓝的中山装，乐
呵呵的样子。脸上红光满面的，并不是我
印象中的那般憔悴。便问，身体不错啊？
父亲笑，是吗？看来今年死不了啦。我心
中一惊，不解父亲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
父亲也才六十多岁的样子，并不见老态。
父亲仍是笑眯眯的，说堂叔让他来叫我
去喝酒呢，不知道我从部队上回来。
这才明白，自己是千里迢迢从部队

回家探亲的。但也奇怪，为何见了父亲并
不是久别重逢的亲切与欣喜。
父亲还在望着我，笑。
蓦然———就醒了。深秋的阳光照过

来，我在床上，城里的家中。懵懂中，想要抓住梦中的父
亲，再聊上几句，却是不能够了。我心中愣怔着，父亲红
光满面的样子犹在面前，他熟悉亲切的声音还在我耳
畔，他眼中的光波仍是从前那样温暖甚至慈祥得令我
依恋。只是，我知道，再过上一阵，时间就会令他的声音
消失，将他的面容模糊，将他慈祥的目光切断……直至
变成我心底里不再明晰的一个幻梦。
时间啊，真是把凌厉得不见血的刀。
算起来，父亲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 +*年

多了。都说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近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已
然过去，人生的有些变故实在令我措手不及，锥心疼
痛。但一刀刀割下去，滴血的心，撕裂的疼，苦涩的泪，
也就一日日变淡，伤口已结痂，泪水也擦干，淡化得感
觉自己的心亦变硬。有时明明心里还想着远去的一位
亲人，缓一缓，舒口气，就能转换念头，风轻云淡地与人
闲话，心无旁骛地处理工作，然后喝杯茶，什么也不想，
不许想，默默。

虽说有时，在夜深人静、孤寂徊徨，
在郁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会自觉地想
到从前与过往，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去的
父母，那些变成回忆的亲人。但那种忆
念，已不复是刻骨的忧伤，而是一种轻梦

无痕的牵挂。有时面对夜
空，想到天上一颗星、地上
一个人，每一颗星星都住
着一位逝去亲人的说法，
我甚至会多情地寻找，想
着哪颗星星是父亲，是母
亲，他们是不是也在用闪
闪的星光诉说他们的牵
挂，向我张望，自己将来又
该在哪里……在如此星空
下，我心中并不觉得忧伤
或孤独，却自然地涌上一
层暖意。我知道，在我心
里，父母亲人其实是永生
的，便也似乎有了安慰。
我知道，有些事其实

不需要想起，有些人，永远
也不会忘记。从生命的源
初，直到最后的终点。
而这样一个阳光温软

的深秋，九九重阳节的第
二日，父亲走进我的梦中，
一定是他想我了，或者是
我想家了———也许都有。

儿子说到了炎陵
周二中

! ! ! !儿子在西部地区高校上学，新
学期开学，他是乘火车去的，头一
天晚上出发，第二天下午我在微信
上问他到哪里了，他简要地回两个
字“炎陵”。

炎陵？我突然打了个激灵，似
乎被某种东西不经意间冲撞了一
下。要知道，儿子在大学学的是
药学，而湖南炎陵县曾是炎帝
神农氏尝百草的地方，后来又
成了炎帝的安寝福地，后人为
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
将该地命名为炎陵。在我问儿子的
这个时候，他说到了炎陵，这难道
是一种巧合么？冥冥中的这种巧合
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

一个是几千年前我国医药事
业的先行者，为了百姓的健康，当
年的炎帝神农氏风餐露宿，备尝艰

辛，“尝一日
而遇七十毒，

神而化之, 遂作文书上以疗民疾，
而医道自此始矣。”神农氏可以说
是中华民族的医界圣祖。

而几千年之后，一个学医药的
青年人，不远万里，奔赴他求学的
远方。车过炎陵，不知道他会不会
在手机上搜索一下这个县的来历，

进而更深一步地了解炎帝、了解神
农氏？不管怎么样，我想炎陵这个
词一定会扎根到他的脑子中去。

儿子，人生中的有些相遇其实
并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有备而
来，这是一种可贵的机缘与幸运。
也并不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它们
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一次
难得的提醒与暗示，像这个炎陵，

相信对于
每一个路
过这里的人都会有所触动，对于学
药学的大学生来说，炎帝神农氏以
及炎陵的意义想必更是非同寻常。
炎帝神农氏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事情是不历艰辛不进门的，世
上没有平平常常的成功，我们
都是在尝试中前行的，我们的
成功是在经历挫折甚至不断的
失败中获得的。

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
些风景，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
一道水一架桥，或者只是一个朴素
的地名，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
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当
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
候，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甚至
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也就不枉它
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

芦花
王征宇

! ! ! !长长的直筒瓶里，插了几枝芦花。昨
天散步路过一条河，逶迤的芦苇顺着曲
折的河岸，扑闪成一道长长的睫毛。芦花
朵朵棉花糖一样松胖，摘一朵能做小鸟
的窝？乍见就喜欢。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
采了三枝带回家。电脑前阅读累了，把目
光移向它。青花山水的托身，芦花鹤一样
挺立，毫不怯场。秋阳的光束
打在它们身上，镶出漂亮的
金边。恬淡，冲虚，有韵致。
次日，前来抄煤气的小

伙子，朝架子上的芦花看了
又看，以为他在心里说荒唐，不料开口夸
“好看”。听了很是开心。

芦花是花吗？没有招人的香味、娇媚
的容颜，安详、含蓄的样子，让它始终进
不了花朵的欢场。可芦花散发的澹泊、清
远的气息，又岂是百花所能替
代？！刚刚开苞的芦花，是鲜嫩的
绛红，如丝绒一样柔滑。秋一寸
寸深，芦花白了，牧羊女的毛毯
一样奢侈地摊开来，摊开来，风
一吹，花絮纷纷扬扬，空灵、飘逸……花
事的尾声，就像一场晚会的最后压轴，给
人留下无尽的诗韵。
很喜欢亚明先生《沽酒入芦花》的画。

天光蒙蒙，远处数家民居浓墨勾出，江水
不着一笔而气象万千，扁舟一叶从芦丛荡
出，船头有宽袍的男子临水独酌……可有
芦花落酒杯？画面寥廓而超然。题诗取之
宋代郭祥的《西村》：“远近皆僧舍，西村八

九家。得鱼无卖处，沽酒入芦花。”宋以前，
杭州西泠称“西村”，可见当时西泠还是个
芦荡绕村廓，野趣横逸的地方。
说起杭州，不得不提西溪湿地。沿溪

的水岸，完全交由芦苇来领演，间而穿插
几棵虬曲的老柿、柳和再力花。入秋，芦
花放逸手脚，织起柔白的围脖，船行其

中，真有“棹雪而来”的意境。
这要感谢一个叫沈庆漾的农
民，当初，他承受着被人谩骂
脑壳进水的屈辱，自掏腰包
在湿地种了 +&亩的芦苇。他

说，看芦苇很好地长着就很开心。哪里只
有他开心，去了西溪的人，莫不为漫地的
芦花陶醉欢欣。
生活里，芦花可以生出故事来。我的

女友，凡在外头过夜，就会自带枕头。我
很想掩饰心中的不以为然，但最
终还是没能忍住，我朝她说，出门
在外行李越少越好，搞得那么娇
气干嘛。女友笑笑。那晚女友说起
自己的婚姻，常年与老公两地分

居，感情一直不咸不淡。有一回他从苏北
回来探亲，背回这么个枕头。他说下班没
事做，喜欢去军营的后山走走。有一天，
发现山坡上有很多芦花，他有芦花为枕
的记忆，想起睡眠不大好的妻，于是每天
散步就采一些，一个深秋下来，居然做成
了一个枕头。听完我唏嘘不已。生活中的
情爱啊，很多如芦花一样不打彩，但真实
温暖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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